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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了，我隔窗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一个熟悉的身影跃入眼帘——— —— 那位放羊的母
亲！

她正骑着一辆笨重老旧的自行车，后车架
上是一大捆干草。风很大，雨密密麻麻麻的把她
的单衣淋透了，紧紧裹在身上，灌满雨水的黑色
布鞋，随着她艰难蹬车的划圈而有节奏地滴着
水……有那么一瞬，我甚至能听到那生锈的自
行车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在小路边，
她正甩着羊鞭放羊。路两旁长着一些茂密而鲜
嫩的青草，羊儿们聚成一团吃食刚好挡住了去
路。我的母亲散步回来恰好经过这条小路，突然
觉得难闻的膻味，让我不禁紧皱眉头，连忙捂住
鼻子。她看见我们后，歉疚地朝我们笑笑，试图
把羊群赶走，可羊遇到好草哪肯轻易走开，硬是
赖着一步也不肯挪走，任凭她怎样鞭斥仍是无
济于事，她不禁悄然涨红了脸，高高地扬起皮
鞭，更大声地吆喝。她这样反倒让我们无措起
来，母亲瞪了我一眼，一再强调没关系，她抬起
头，往耳后捋了捋凌乱的白发。我显然看到，她
那粗糙的如枯树皮一般的手背，和她始终盈满
脸庞地笑意。

后来大家渐渐熟悉了，她偶尔会同我母亲
聊上几句。她很健谈，自豪地说，她的女儿在读
名牌大学，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养羊卖钱过日
子，女儿很懂事，虽然在大城市上学，但是回来
的时候还经常同她一起放羊，从不娇气。“就是
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上学啊！”这是她经常说的
一句话。她的话语间完全没有辛苦与自怜，眼神
里满是幸福和憧憬。我的心蓦然一动，当我重新
审视她熬红的眼睛，粗糙厚实的双手，沾满泥土
的裤腿……刹那间，“母爱”一词有了最具体的
诠释。在我心中暖暖地漾开了……我不禁想到
了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很漂亮，她有一双白皙好看的暖
手，她能在键盘上敲出一段段精美的文字，换取
或多或少的稿费供我读书。那些优美的文字，就
是母亲培育出的“羊”，她用温暖而富有力量的
韧性做鞭，日日夜夜不断奋力耕耘。我想，那位
放羊的母亲放的是吃草的羊，而我的母亲放的
是文字之羊，就以母爱而言，哪个母亲不都是这
样为了自己的孩子劳碌奔波且幸福着呢？

大雨过后，天空终于放晴，这时已然夕阳西
下，那金灿灿的光芒温暖的照着大地。

在那金色的光芒中，我恍若看到了放羊的
母亲和她的女儿并排走着，女儿一手牵着母亲
的手，一手甩着羊鞭赶着羊群，夕阳把她们裹成
了灿灿的金色，我恍若还看到了，金灿灿的的余
辉中，我的母亲扬起的鞭梢上跳动的文字，像翩
翩蝴蝶一样飞舞着，而我在跳跃着捕捉……

金色光芒中的

母亲

有一个人，无论你长到多大走到哪里，她
都对你牵挂担忧，她已把自己的半生无私地奉
献给了你；有一种爱，它让你随意地索取和享
用，却不求任何的回报……

这一个人叫“母亲”，这一种爱叫“母爱”。
对于母亲，您是否多了一份感激之

情，多了一颗感悟之心？
值此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

真诚地希望朋友们能够把生活中
对母爱的爱和感激之情写下
来，也许这只是你对母亲的
一份深深思念，也许只是
一 颗 懵 懂 的 感 恩 之
心……

文/佟晨绪

母亲节征文

我们这里有一条河，是一条季节河，
平常像条小溪，甚至干涸，但一到雨季，特
别是暴雨过后，它就变成一个脾气暴躁的
粗汉，利用绵延起伏的地势，形成强大的
激流，裹挟着黄土，横冲直撞。

小学四年级暑假，一场大雨过后，我
和小朋友去河里玩。大雨使河水暴涨，如
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奔流的河水轰鸣声
如雷霆万钧。禁不住河水的诱惑，我们依
次下了河。王三虎是第一个下河的，我虽
然有些胆怯，但还是硬着头皮跟了下去。
一进入暴烈的河水，自己便失去控制，河
水将我们抛来抛去。挣扎着经过一个河
段，河床开始浅宽起来，我们便在这里出
了河。突然，母亲出现在我的面前，母亲的
呼吸十分急促，而且脸色难看，她一把抓
住我的手，二话没说就往家走。

一进家门，母亲马上将门关了起来，
顺手抓起一根木棍狠狠地向我打来，木棍
打在我身上变成几截，接着她又拿起笤帚
向我砸来。她一直打，直到我无力反抗和
阻挡才停下手，遍体鳞伤的我足足在床上
趴了半个月。我对母亲很是愤怒，卧床的
那些日子，时刻想，她是不是我的母亲？

终于能够下床了，我首先去找的就是
王三虎，想将这一切遭遇告诉他。谁知他
避而不见。原来在母亲打完我后，她又去
找王三虎的父亲，狠狠地告了一状，怪不
得王三虎这么恨我。我满腔愤怒地回到家
里，怒视着母亲说，太过份了！母亲却丢下
一句“过分的还在后头”，便走开了。果然
过分的在后头，不久母亲给我转了学，转
到一个离家很远的学校，这样我必须早起
半个小时上学。我由愤怒变成对母亲的仇
视，我甚至想写一份和母亲断交的血书。

此后的一年里，我和母亲没有说过一
句话，直到有一天，听说王三虎和几个伙
伴爬火车，造成一死两伤的重大事故后，
才逐渐明白了母亲的用意。随着时间的推
移，对母亲的那种恨早已烟消云散，但由

于和母亲聊天的时间很少，在外人看来仍
然有一种隔阂。

四年前的今天，我在外地学习，突然
接到大哥的电话说母亲住院了。我急忙往
家赶，到医院后，才知母亲已经住院十多
天。大哥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母亲的病
情，十分凶险，可母亲知道病情后，说什么
也不住院了。

医院离我们家很近，大哥要去叫辆出
租车，母亲说，十多分钟的路，叫什么出租
车，让我们背她回家。大哥整了整衣服就
要背母亲，母亲却指着我说：“让老二背。”
我忙走到母亲身边，蹲了下去，背起了母
亲。母亲的身体很轻，被病魔夺走了她大
半的重量，就像一张纸一样依在我的身
上。

出了医院门，母亲让我慢慢地走，放慢
脚步。走着走着，母亲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
我以为她有话要和我说，但母亲却什么没有
说。到了家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单位上有
些急事，让我马上过去处理，母亲看出了我
的心思，说：“还是公事要紧，你先去吧，等你
回来，咱娘俩聊个通宵。”我赶忙往单位赶
去，在路上，我决心等忙完手头的工作，回家
后一定要叫一万个妈。

第二天，我坐在回家的车上，这时侄儿
打电话说奶奶快不行了，让我快点往家赶。
我心急如焚。回家后，大哥拉住我的手说，

“妈走了，妈实在没有气力等到你。”望着安
睡一般逝去的母亲，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跪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妈，我知道
她走得不远，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

母亲走了，匆匆地走了。我唯一的欣慰
是能够在母亲临终前背着她回家。这也许是
母亲为了给我一次救赎的机会，故意让我背
她的，不然我会在母亲逝后永远地愧疚下
去。如果没有这最后的一背，我真的永远都
不会原谅自己，如果没有这最后的一背，
母亲也许不会知道，她老人家当年对我的
严厉，我最终还是深深地醒悟了。

背母亲回家
文/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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